
事实 是 真 理 的 基 础
牛歌

人体特 异 功 能 已 经 为 越来 越 多 的 事 实 所 证
明。据 复旦 大 学 黄 京 根 博 士 说 ，人体特 异功 能
是指人体的 正 常功 能以 外 的 功 能。主要 有 非 眼
阅读功 能 ，意 念 传 递 功 能 ，空 间 传 阅 功 能 ，非
接触 移 物功 能 ，非 直接 书 写 功 能 ，意 念 力 功 能
等等。但 这些特 异 功 能 ，若 非 目 睹 ，一般很 难
令人相 信。因 为 它 和一 般 的 常 识 和 现 知 的 科
学理论 相 违 背 。

记得三 四 年 前 报
刊上 关 于 这 个 问 题 的
报道 曾 引 起过一 场 轩
然大 波。似 乎 开 始 是
报道 四 川 发 现有 耳 朵
认字 的 孩 子 ，接 着 是 ×地 又 发 现有 手 认 字 的 小
娃。后 来呢 ，仿 佛 是 在 比 赛 “放 卫 星”。好 几
个省 市 都 自 称 发 现 了 有特 异功 能 者——咱 陕西
也不 例 外 。真真假假 ，虚虚 实 实 ，扑 朔 迷 离 ，
让局 外 人眼 花 缭 乱。我 想 ，这 中 间 不 乏 有 以 假
乱真 者 、捣 鬼骗 人 者 、吹牛 撒 谎者 、沽 名 钓 誉 者 、
哗众取 宠 者 。那 一 阵 子 报 刊 竟 相 转 载。闹 得 沸
沸扬扬，“新 鲜 ”有 余 ，严 肃 不足 ，着 实 有 些
过火 了 。有 几位 德 高 望 重 的 老 先 生 目 不忍睹 ，
发了 脾 气 ，说如此 宣 传 实 在 有 失 国 体 。于 是乎 ，
风云 突 变 ，几 位 老 先 生 的 一 家 之 见忽 地 又 变 成
了“金 口 玉 言”，反驳 不 得 ，又是一 个劲 地转

载。最 后 ，是 无 人再 敢言 “特 异
功能”，仿佛原 先所 登统统是痴
人说 梦 ，白 日 见 鬼。

我觉 得这 种 一 哄 而起——一
哄而 散 的 现 象很有 典 型 意 义。开

始是 没 动 脑 子 ，只 图 热 闹 ；结尾 是 赶快 收摊 ，
不问 所 以 。至 于 事 实 本 身 ，事 实 本 身 所 孕 育 的
意义 ，则很 少 严 肃 认真 地论 及 。我 觉 得 悲 剧 也

往往 出 在 这里 。人体

特异 功 能蕴含 着 新 的
科学 内 容 。人体特 异
功能 向 人 类 提 出 了 挑
战：意 念是 不 是一 种

物质 运 动 ？精 神 和 物 质 是 不是 可 以 在 更 深一层
的物 质 运 动 上 统一 起 来？人是 否 存 在 “第 六 感
觉器 官”？物 理 学 除 了 四 大 基 本 作 用 力 （引
力、电 磁 力 、弱 作 用 力 和 强 作 用 力 ）以 外 ，是
否还 存 在 其 它 形 式 的 基 本 作 用 力 ？可 以 预 期 ，
它正 孕 育 着 一 场 甚 至 比 二 十 世纪 伟 大 的 “相 对
论”和 “量 子 力 学 理 论”更 为 伟 大 的 科 学 革
命。科 学 地研 究 这一 切 是人 类 责 无 旁 贷 的 使
命。已 故 总 理 周 恩 来 讲 过：“只 有 忠 于 事 实 ，
才能 忠 于 真 理。”世界 之 大 ，无 异 不 有 。对 于
异，只 要 不是 简 单 地把上 帝 和 如 来拉 来圆场 ，
而是探 索 和 研 究 ，我 想 应 该 举双 手 欢 迎。

山菊 花 （ 小 说 ）

徐广 民

一切 似乎是在预料
之中 ，但却又是那样 的
突然 。

我如约来到 了那开
满山 菊花 的 岔 道 口 。
水溪东流 ，小路南 延 ，
看不见尽头。青绿 的是
麦苗 ，金黄 的是山 菊 。
她，背 朝 着 我 。

一阵难熬的沉默 ，
终于 ，她回 过了头 。

“ 有事？”我避开
她的 目 光 。

“ 娟娟 后天就要入
学了”。她的声音有些
沙哑 。

“ 什么学校？”
“ 中 医学 院。”她说

得很快。随即又转过身
去，望着那 西 边 的 天
际。

十年前 ，由 于一些
说得清 和说 不 清 的 原
因，我 和她 ，还有七岁
的女儿分手 了 ，也是 在
这个岔路 口 。我沿着 向
南伸延 的小路 去 了 ，她
却站 在了东 流 的 小 溪
边。和今天一样 ，青绿
的是 麦苗，金黄 的是 山
菊。

孩童 时 ，母 亲 有

病，死得很
早，父亲总
希望我长大
能当 一 名 医
生。但我却

和莫 扎特、贝 多芬交 上
了朋 友 ，并且 在一个偶
然的机遇 中 ，进 了 制片
厂。老父亲临 终时 ，还
念叨 着 ，盼家里将 来 出
一名 医生 。

与她分 手后 ，由 于
现在的妻 子不生 ，加上

生活琐事的忙乱 ，使我
无法顾及 和兑现父 亲 的
临终嘱咐 。可是今天…
… “呵，中 医学 院！”
我在心里 反复咀嚼着 这
几个 字 ，一 种莫可 名 状
的苦 涩涌上心 头 ，我感

到有些眩晕 。
“ 我 该 回 去

了，”她的声音很低。
望着她苍 白 的脸庞

和面 颊上 的 泪 珠 ，我
的心 颤 栗 了。十 年
来，出 于表面尊严的需
要和心理的 自 我平衡 ，
我默默地承受 着 咎由 自
取的一切。我从来不愿
意向 任何人提及我 重新
组建的 并不 幸 福 的 家
庭。是 虚 伪，还 是 本

能，我说不清。
可是 ，她 却忍 受
着世俗 的偏见 ，
和女儿相依为命
熬过 了最 艰难 的
日子。

我向 她走近
了两步 ，望着 她
抽动的肩 头 和期

待的 目 光 ，举起
了双手，但又下
意识地 抱在 了胸
前，什么 也没有
做。

远处 ，落 日
的余辉把小溪旁
那金黄金黄 的 山

菊花 映照 得更 加 光 彩
艳丽。我俯下身 去 ，轻
轻抠开泥土 ，挖出 一簇
带根 的 山 菊 花 捧 到 面
前，深深地嗅着 。

呵，一股带着苦 涩
的清香 …

外国
文学

冒　险　家
（ 美）欧 ·亨利
陈红 伟 编 译

纽约的 冒险 家福斯
特走到 大街上 ，望着对
面灯火辉煌的饭店感到
饿了 ，然而 在饭店吃饭
谈得上什么 冒 险呢？他
想去 既便宜又危险 的地
方，无论 在哪儿也得给
饭钱。他搜遍大大小小
的十三个 口 袋 ，身无分
文。

一个三十开外 的人
走过 来 问 道 ：“没
钱？”

“ 象是那 样，”福
斯特说，“我想也许会
有一美元在……”

那人笑着说：“甭
翻了 ，几分 钟前我有过
同样的经历 ，搜遍全 身
仅找到 二便士 ，这又能
买什么饭呢？”

“ 那么说 ，你 也没
吃饭？”福斯特问 。

“ 没有 ，但挺想 。
看起来你象个愿意 冒 险
的人，咱们去对 面的饭
店进餐 吧 ，象大 富翁一
样挥霍一番 ，饭后 以 猜
二便士 的反正面来决 定
谁去告诉招 待 我 们 没
钱，我叫艾乌斯。”

“ 好主意！我叫 福
斯特。”

两人坐 在餐厅 ，抛
钱结果艾乌斯赢 了 ，他
镇静地点 着美酒佳肴 。

艾乌斯边吃边谈世
界乏味，冒 险 寸 步 难
行。福斯特赞 同，声称
也喜欢冒 险 ，并点酒加
菜。艾乌斯对此投以敬
意，这样会惹恼店主 。
他接着咏叹起昔 日 的人
酷爱 冒 险 ，当 代人胆小
怕事。

福斯特说：“我很
欣赏今晚这 次小冒 险 ，
至少结账时 ，要有一个
屏息 的时 刻。”

“ 太棒 了 ，我猜正
面。”艾乌 斯 叫 了 起
来。

“ 是正面；我 又输
了，但我们 忘 了计划让
胜者逃脱，我想当 招待
来时你说 要打 电话 ，然
后溜走 。希望这样 的晚
餐今后还有。”

“ 不 远 有 个 警 察
局，”艾乌斯笑 言道 ，

“ 晚餐不错。”
福斯特示意招 待把

账单放在咖啡杯旁 ，艾
乌斯 舒适地 靠 在 椅 子
上。

福斯 特 对 他 说 ：
“ 你 忘 了给朋友打 电 话
了。”

艾乌斯更舒适地安
顿了 一下 自 己 ，一点没
动。

“ 当 我被捕时 ，你
想在这儿看？”福斯 特
问。

“你不介意吧！我
还从 未见过。正人君 子因
不付账而被 捕 的呢。”
艾乌斯 说 。

福斯特犹 豫 片 刻 ，
在账 单上签上姓名 ，招
待点 头拿走 了 。

“ 你瞧，”福斯特
轻松一笑，“两 年多 来
我常 在这 就餐 ，签 名按
月付金。”但是 ，他补
上一 句，“谢 谢 你 明
知我没钱 还 同 我 在一
起，况 且你是 也可能被
捕的。”

“ 告 诉 你，”艾乌
斯笑 了笑说。“饭店是
我开 的。”
作者 简 介 ：

殴·亨 利 （1862

—1910），原 名 威廉
· 西 德 尼 ·波特。美 国
著名 小 说 家 ，出 生 于 美
国南 部 卡 罗 来 纳 州 一 个
小镇 的 医 生 家 庭。一 九
八五年 开 始 以 “欧 ·亨
利”的 笔 名 从 事 创 作 。
作品 甚 多 ，是一 位 颇 有
独特 风 格的 作 家 。他 善
于捕 捉都
市生 活 中
令人啼 笑
皆非 而 富
于戏 剧 性

的场 景 。
笔触 简 洁

而形 象 生
动，以 情
节取胜 ，

结局 往往

出人 意 外，
使作 品

妙趣横 生 ，耐 人 寻 味 。
一些 作 品 从侧 面 对 资 本
主义社 会 作 了 有 力 的 揭
露和 讽刺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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偶感 （ 散 文 ）

卢保 良

那天 ，在 侯大 妈
家。

我背 靠 着椅 子 ，舒
服地坐 在竹椅上 。满 头

银发的侯大妈 ，坐在靠 窗 的床 边上 ，带着 副老花
眼镜 ，正 在专心地给儿 子织毛线衣。阳 光照 在室
内的地板上 ，温暖 、惬意 。我环顾室 内 ，望 着 侯
大妈 慈祥的面 容 ，不 由 想：这 要是 我的 家 。该有
多好！

我慢慢 走 向 阳 台 。虽然是人 口 聚 居 的 楼 房
区，但这时候却丝毫没有 嘈杂 的 响声 ，相 反 ，却
显得安 静。我不 禁又一次想 ：这要是我 的 家 ，该
有多 好 ！

然而，我 的家 在遥远的 他 乡 ，
并且 ，母 亲 也 不 在 人 世 了……

三代人的故事 许　蒙

小幽默
没有 出 生的小孩

其他小 孩 在屋 里 愉 快 地 玩
着，一个小 男 孩 ，坐 在门 槛上十
分忧 虑 和悲 伤 。

一你 为什么不进屋 和 他们
一块玩 ？

——我 在扮 演 没有 出生的小
孩，怎 么 会 进去玩呢？

时间到 了
一请原谅 ，我再也没有时

间和 你谈天 了！瞧，下班的时 间
到了。

祭
——献给秦岭深处 的一位养路工

陶学信
你曾 举 着 沉 重 的 十 字镐 ，
把太 阳 和 月 亮 掩埋 在 山 坳 ，
于是 ，一 道 闪 亮 的 彩 带 ，
把大 山 紧 紧 缠 绕 。
听，至 今 山 风 还 在 呼 号 ：
献宝 ，献 宝 ！

你曾 流 淌 着 咸 涩 的 汗 水 ，
把三 伏 和三 九从 四 季 中 冲 掉 ，
于是 ，一 条 钢 铁 的 巨 龙 ，
昼夜 在 山 间 欢 叫 。

看，飞 旋 的 车 轮始 终 和 时 间 ：
赛跑 ，赛 跑 ！

现在 ，每一 个 过 路 人 ，
都向 你 弯 腰 ，问 好 ：
尽管 你 已 经去 了 。
走得很早 ，很早……

农家 张朝 翔


